元侯遗迹著湘乡

文/何歌劲
湘乡如同全国其他城市一样，进入了旧城改造的快速发展期，新楼林立，南正街有一小片清朝至民国期间的建筑橫亘于其中，显得老旧而破败。邓元侯祠原有的辉煌门面已为拓展的披纱屋所代替。低矮而平常的檐口，长坡式的青瓦屋面早已将挑檐斗角的风火墙头遮了个严严实实，外表看实在没有什么。这幢直管公房目前仍是出租给某厂家做仓库，走进屋去，所见杂物乱陈，屋顶千疮百孔，但内屋的结构依然旧观。天井朗然，厅堂高敞。石柱撑天，青砖覆地。虽蛛网横空，漆木斑剥，却不掩花栏玉砌，画栋雕梁。而两侧厢房，至今为住民群居，基本完整。
邓禹，东汉河南南阳新野人，佐光武帝刘秀中兴，厥功至伟。他的平生经历与政治军事活动范围都在中原，为何却有祠墓在湘乡？

功高图像云台阁
1948年11月5日，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最后决战前夕，毛泽东亲自撰写了《中原我军占领南阳》新闻稿，其中特别提到南阳的历史，他说：
后汉光武帝刘秀，曾于此地起兵，发动反对王莽王朝的战争，创立了后汉王朝。民间所传二十八宿，即刘秀的二十八个主要干部，多是出生于南阳一带。
这里提到的东汉王朝28位开国功臣，邓禹正居其首。
邓禹13岁即能诗，在长安上学，与刘秀同学，遂相亲附。刘秀起事，邓禹追及于邺，向其献“图天下之策”，为其赏纳，即号为邓将军。此后刘秀常与定计议，用人也多访于禹。禹东征西讨，虽仆复起，屡建奇勋。西讨拜为前将军持节。光武即位，即拜禹为大司徒，称其“深执忠孝，与朕谋谟帷幄，决胜千里”，封为酂侯，食邑万户，时年24岁。后改封为梁侯，兵败归大司徒印，拜右将军。十三年天下平定后，定封为高密侯。中元元年，复行司徒事。明帝即位，以禹先帝元功，拜为太傅，进见东向，甚见尊宠，卒谥元侯。永平三年，明帝诏令在南宫云台阁图画前代功臣图像，共有28位名将与4位名臣入选，而以邓禹居首。
湘乡邓氏有来头
邓氏自商王武丁封季父曼于今河南省南阳之邓国，遂以南阳为郡，以国为姓。逮至东汉邓禹出现，邓氏又产生了一位在历史上享有崇高地位的代表性人物。近两千年之后，不要说直接由邓禹传衍下来的后裔已经遍及全国，人口则何啻千万，他们多以“南阳堂”为号，共尊邓禹为始祖，就是那些非邓禹所出的旁支邓氏，也以邓禹为荣，愿意奉之为家族代表人物。
湘乡邓氏，谱牒世系流传历两千年而不紊。称本族是邓禹第六子、汉和帝岳父邓训之后。先后经骘、凤、学智、令伯、世安、展，以上均居新野，以后仕宦无常，历芝、玉清、岳（岱）而传至遐。邓遐，字安远，东晋隆和元年（362）任竟陵太守，又曾任襄阳太守，晋简文时（371－372）为冠军将军，为桓温所忌，退隐安定而卒，孝武帝宁康年间（373-375）追赠庐陵太守。自此立湖湘地为家。此后传羌、翼、渊、颖、怡、述至献。

我国正史记载名人生卒，一般到年月则止，最多也不过到日期，惟有墓碑与族谱可以达到时辰的精确度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湖南《邓氏联谱初辑》这样记载着邓禹的生卒：
始祖仲华公，一作伯华，生于西汉元始二年壬戌三月初一日未时，薨于东汉永平元年戊午五月十六日戌时，原葬洛阳北邙，梁中大通三年迁葬湘乡白龙十一都烟紫岭珠陂湾屋后，癸山丁向。

重修禹墓仗曾侯

湖南《邓氏联谱初辑•卷六》载咸同间族人邓赓元文说：

湘乡褒忠山之东，白龙都烟紫岭，有汉高密侯墓，明《一统志》暨今《湖南通志》载“在县西百里白龙都”。《长沙府志》、《湘乡县志》载“在县西八十里二十八下都”，即今白龙十一都。

清康熙年间，由于护墓族人或徙或绝，邓禹墓己见衰败。 
到了雍正七年，在中央政府关于保护文物古迹的统一布置下，对于业经明代《一统志》所载明的湘乡邓禹墓得到了省、府行政长官的垂询。
但由于邓禹墓遭到人为破坏，加上复杂的社会原因，这次查墓曲折，修墓不果，邓禹墓几乎荡然无存。事情到了曾国藩时代，终于有了转机：
同治庚午辛未之际，湘乡重修县志，而通志亦设局征修。会赓元归自都门，从爵相曾文正公至两江节署，侍言其故。文正公慨然，为咨会湖南刘韫斋中丞，檄县查办。适温甸侯太守署县事，循迹访询，实意兴修。
邓禹墓，在两江总督曾国藩的直接插手下，得到省、县最高行政长官的关注，终于由邓氏族人回购墓地，重行修复。但是，《湘乡县志》自雍正年间起即改变康熙以前各志关于邓禹墓在烟紫岭的记载，反而登载了邓墓驳说文，现在墓要修了，新志就当将此恢复入志了。于是邓氏族人向县志局、省通志局提出了请求，得到了曾国荃等主事者的支持。
栋宇恢宏元侯庙
栋宇恢宏的湘乡元侯祠，实为湘乡邓氏的家祠家庙。民国十九年庚午岁（1930）冬茶冲邓愚泉撰有《邓氏总祠记》，文中道清了此建筑的原委：
祠肇建于清乾隆间，笔山正卿为之倡。购地湘乡南门，以祖之墓近在白龙十一都烟紫岭，又南门文庙为宋末得遇公故宅，今邓家码头、南阳门巷亦以是得名，妥侑于斯。实祖宗精魄所长依顾，构造简隘不足以严祀典。光绪壬午(光绪8年，公元1882年)，屏翰司马主改建，规模始大。会有朝旨，修复名贤祠墓，遂颜曰“汉邓元侯庙”。甫成正寝三栋，两旁陪厢未完置。
又据民国四年乙卯（1915）秋茶冲邓绍莲所作《元侯庙记》，这一年邓氏族人又在庙前新构铺屋上中两栋及右侧增益房间。到了民国十九年则又有所扩充：
各族醵金，推碧淇为户首，主管整修，易其额曰“邓氏总祠”。岁以九月二十六日致祭，定为例，得遇公祀祔焉。继任茹真更大募捐，添修左边陪厢，两旁阛阓。（《邓氏总祠记》）
因此，湘乡城南正街邓氏总祠元侯庙始建于清乾隆年间，到了1930年，便达到了它的全盛。我们今天在《湘乡邓氏族谱》中看到的邓氏总祠图，其门坊下部正中门洞之上书“邓氏总祠”额，而门坊上部正中居装饰檐口之上则悬有“元侯庙”竖匾，正是这二种功能的双重表述。 
重兴胜迹待今贤
湘乡的邓禹遗迹，包括其墓与庙，经历千余年风雨沧桑，好不容易支撑至今，虽是败象丛生，但尚能苟延残喘。要不要保护？要不要修缮？如何保护？如何修缮？这个问题尖锐地摆在了今人面前。 
要回答前述问题，首先就要探讨湘乡邓禹墓与庙的文化意义与文物意义。

关于邓禹墓，目前国内宣称有邓禹墓的所在，主要集中在河南，大概不下十处。其要者是：洛阳邙山白鹤雷湾村、济源沁园御驾村、沁阳王曲乡里村、新野城北五里堡、博爱磨头镇王堡村、项城直河邓湾以及太康、南召、临汝与陕西咸阳等处。到底哪里是邓禹的原葬墓所在，这恐怕是一个短期内无法解决的问题。除非将来因考古发掘而得到证实，则哪一种说法都难以得到一致的认同。我个人的分析，首选之处，当在洛阳邙山，依次则有济源、太康。为什么呢？邓禹为东汉开国功臣。“显宗即位，以禹先帝元功，拜为太傅，进见东向，甚见尊宠。居岁余，寝疾，帝数自临问”。据此，邓禹当逝世于洛阳，以功臣陪葬之制，葬在北邙的可能性极大。济源与太康，是明代《一统志》便有的纪述，或有所本。至于其他各说，看来都是清朝以来的说法。在明朝廷一再寻找名墓之时不见上报，此时纷纷出现，则或为纪念或为附会的道理甚明。
而湘乡邓禹墓则是另外一种特殊情况，它明载不是原葬墓，而是事隔数百年后的一座迁葬墓。它当然有可能只是邓氏后裔设置的纪念冢，但由于谱载详明，言之凿凿，亦不可遽断为假，因而并不是全无真有骨骸的可能。何况尔朱荣为北朝悍将，勇猛、凶残而无赖，家族说法与正史并无乖违，虽不可全信，但也不可不信。现今各地的邓禹墓，都有其存在的文化背景与文化意义，只要不将其统统视为考古的真实，是应该给予其各自的地位的。
就全国说来，纪念邓禹的祠庙，在河南怀州（沁阳）有过邓禹祠，在河北省清河县的藤蒿林村复建了元侯祠，在湖南东安县大庙口镇和紫溪市镇诸葛岭都存在有邓禹祠；而其最著者当属吴县邓尉山邓禹祠，亦即今苏州光福镇司徒庙。相传邓禹曾在此隐居，以其曾任太尉之职而称邓尉山，其手植清、奇、古、怪四株古柏为精英柏，而“邓尉探梅”的典故同样出自邓尉山，其西面的“香雪海”尤其名传海内。不过，论到祠制规模与造工精致，上述各祠均无法比肩湘乡邓元侯祠。
邓禹作为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做出过杰出贡献的人物之一，由他所代表的邓氏家族文化亦隶属于中华文化，是可以继承与发扬光大的精神遗产。湘乡至今犹存的邓禹遗迹在全国邓氏文化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，它理应得到积极的保护与有效的修缮。尤其是邓元侯祠，它既具有丰厚的历史人文价值，又具有难得的古代南方民间宗族建筑的标本价值。湘乡是一座历史与人文俱可以骄傲的城邑，而目前所完整保留下来的不可移动文物己经不多，应该下决心将邓元侯祠整体保护下来。这关乎湘乡的历史文脉，也是城市的符号所在。如何克服艰难，续写辉煌，则拭目以待于今贤。
（何歌劲，湘潭市政协委员、湘潭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委员、中国明史学会理事、原湘潭市文联副主席、调研员）
（ 注：本文发表在湘潭晚报2010年6月11日星期五第9版湘潭发现栏目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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